
楔子 相看夫婿

京師所在的北直隸最南端有一處明東縣，位於京、豫、魯三省交界處。

按理此等交通衢道該是十分繁華，無奈地處黃河彎道處又地勢低窪，常年水患，

百姓窮得很，與京師其他縣城完全沒得比。

明東縣城裡最好的酒樓也不過是兩層樓的木造建築，樓梯踩起來還嘎吱作響，從

京師陪著父親花了三天才來到這地方的楚孋看著一桌子色香味俱不全的飯菜，都

有點想打退堂鼓了。

「爹，這麼熱的天氣，咱們千里迢迢來到這窮鄉僻壤就為了這桌飯菜，但是你看

這些菜色……爹你確定這酒樓的東西真的好吃？」

楚晟呵呵乾笑兩聲，抹了抹鼻頭上的汗水，說了實話，「自然不是為了這桌飯菜，

這菜色妳爹我來煮都略勝一籌。其實爹花費這麼大心力帶妳來是想讓妳相看一個

人……」

自家女兒天真瀾漫又未經人事，最有興趣的事就是吃各地美食，若不用這理由將

她騙來，而是老實說是替她相看，只怕她會三天不理他這老父呢！

果然楚孋眉頭一皺，嬌美的臉頰氣得微微鼓起，「我才剛及笄啊！爹你就那麼急

著要把我嫁出去？」

楚晟嘆了口氣，「爹當然捨不得妳，可是妳也知道那些族親對咱們家的家業一個

個虎視眈眈的，妳若能高嫁，最好還是做官的，他們便不敢作怪，況且爹之後跑

生意可能會去很遠的地方，留妳一個人在京師爹怎麼放心得下？」

楚晟是古董行商起家，雖說整個陸楚氏家族不小，但他與家族的人有矛盾，甚至

古董生意都是脫離家族自己出來做，可以說如今的家業全是他一個人支撐起來的。 
在妻子難產生下女兒楚孋亡故後，那些叔伯兄弟要不想塞個繼室給他，要不就是

盯緊了他什麼時候倒下準備吃絕戶，所以楚晟一心想把女兒嫁給有官身的人，多

多少少能嚇阻那些貪婪的族人。

「爹啊，女兒雖理解爹的作法，但我們也只是普通商戶，若要與官員之家結親怕

是只能做個妾室吧，爹你捨得？」口中這麼說，楚孋卻一點也不怕，她知道楚晟

再怎麼樣都不會讓她做妾。

「當然捨不得！」楚晟一拍桌子，「爹寧可無男丁繼承家業都沒想過納妾，自然

更不會讓妳去給人做妾。不過如何讓妳嫁得好，爹從好幾年前就開始留意了。」 
「好幾年前？當時我才幾歲啊……」楚孋驚訝得瞪大了眼。

「還不是爹高瞻遠矚。」楚晟頗為自得，笑得眼睛都瞇起來，「爹有一次做生意

路過這明東縣城，當時院試剛放榜，案首是一個年方十九的少年郎，名叫陸臨浥，

家中只有一寡母，事母至孝。本來爹也沒想太多，但當時有富賈欲送上千金為賀

禮，陸母見獵心喜，但陸臨浥卻堅拒不收，還用大道理教導他的母親，可見不是

一個愚孝的，爹就注意上他了。

「爹在明東縣買了一個店鋪，隨時讓掌櫃注意一下這個陸學子的情況，掌櫃的告

訴爹，那陸學子生活極為規律，不吃喝嫖賭，讀書之餘還會替人寫信抄書賺取生

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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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京趕考的花費哪裡是他一個窮苦書生支應得起的，到他秋闈應舉那年錢

都沒湊夠。爹特地來了趟明東縣觀察他，讓管家裝作不小心在他面前掉了錢囊，

裡面可是有上百兩銀子！就當時的情況，那陸臨浥默默把錢囊收起來也無可厚非，

可縱使如此缺錢他還是趕上來把錢囊歸還，足見其人品正直。 
「後來爹透過書院給了他一筆錢讓他赴京趕考，果然他秋闈不但考中舉人還名列

前茅得了獎勵金，他回明東縣後特地到書院把錢還了，書院不收他便說給下一個

缺乏盤纏的學子使用，這個陸臨浥的品性爹真是太欣賞了！」 
楚孋終於明白她爹想用什麼方式讓她嫁給有官身的人了，她哭笑不得地道：「爹

看好那陸臨浥，不代表女兒就能看中。爹都說他窮困了，自然無法日日紙醉金迷，

說不定他只是一時缺錢去不成花街柳巷，事實上是個禁不起誘惑的人，又說不定

他長得歪瓜劣棗。」 
楚晟失笑道：「爹怎麼可能替妳找一個長得歪瓜劣棗的對象，我女兒如此標緻，

女婿自然也要能匹配得上……哎哎哎，那穿著深藍色長衫的便是陸臨浥，妳自己

看看吧！」 
父女倆的座位在二樓，面對的是一家書肆，這位置可是楚晟精挑細選過的，因為

他知道陸臨浥今日會來交還抄錄的書籍，就是為了讓女兒看個清楚。 
楚孋的目光朝樓下看去，果然見一書生徐徐行來，他儀態端正，目不斜視，生得

可謂芝蘭玉樹，溫潤如玉，雖然衣著樸素卻不顯寒酸，反而有種剛毅堅韌之氣，

她一下子就看呆了。 
楚晟暗笑女兒的自制力比他想像得還不如，他生她養她，對她的喜好瞭若指掌，

所以挑夫婿自然也是衝著她的喜好來的。 
楚孋的目光一直鎖定在陸臨浥身上，後者或許有所感應，抬頭往酒樓的方向看了

一眼，她連忙往下一躲，整個人差點沒鑽到桌子底下。 
楚晟這回不是暗笑了，而是哈哈大笑，「放心放心，他進書肆了，妳可以起來了，

哈哈哈——」 
楚孋坐直了身，嗔怪地道：「爹，你笑我！」 
「不是說妳看不中？現在看中了沒？」楚晟打趣道。 
楚孋眼睛滴溜溜的一轉。「外貌是過關了，不過我得確認他禁不禁得起誘惑。」 
她回頭召來侍女，在她耳邊交代了幾句話，只見那侍女面露詫異，啼笑皆非地點

頭後匆匆趕往樓下。 
另一頭，在書肆中與掌櫃檢查書籍以及商討下一本應抄書冊的陸臨浥總覺得渾身

上下很不自在，有種被別人窺視的感覺，環顧四周卻又看不出異狀。 
於是他在書肆裡拖延了好一會兒才領了這次抄書的報酬二兩銀子，慢悠悠的行出

書肆。此時外頭的街道上莫名圍了一群民眾，他本想目不斜視的走過，但腳下不

知絆到了什麼，整個人不由自主的往那方向撞去。 
待他好不容易站穩，已撞穿整個人群來到了正中央，定睛一看赫然是一個面貌清

秀楚楚可憐的女子跪在路旁，地上放著塊牌子寫著「賣身葬父」。 
同時，一個穿紅著綠的中年女子正對著那女子指指點點，似乎想買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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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不願賣身青樓，請妳別再說了。」女子似是個剛強的性子，在拒絕青樓

的招攬後看向了突然闖入的陸臨浥，「這位公子，求求你買下我吧！只要二兩銀

子讓我葬了我父親，我便是公子的人。」 
圍觀群眾見陸臨浥氣度不凡，紛紛指指點點，認為他應該買下這貌美女子，這兩

人容貌都好，才子佳人的戲碼人人都愛看。 
陸臨浥一聽到二兩銀子，忍不住眉梢微挑，暗自摸了摸衣袖裡剛剛拿到還沒焐熱

的二兩報酬，竟有這麼巧的事？ 
「公子，若你不買下我，那我就會被這位老鴇買至青樓，求公子憐惜……」那女

子說得眼眶微紅，看上去更可憐了，支持公子買下她的聲浪也更大了。 
陸臨浥沉默了一下，斷然說道：「姑娘，很可惜在下沒辦法買下妳。」 
那女子彷彿大受打擊。「公子真這般郎心如鐵，要眼睜睜看著我墜落紅塵嗎？」 
果然圍觀群眾也議論了起來，而且頗有幾分指責陸臨浥心狠的風向。 
「不是這個原因。」陸臨浥卻無視周圍的議論拍了拍自己的長衫衣襬，「姑娘連

身上的衣服布料都比在下強上許多，在下又如何能買得起妳呢？」 
此話一出，眾人齊齊往那女子身上看去，這才發現衣服雖素卻是細棉的，而那書

生身上的長衫卻是棉麻布料，可不是窮了很多嗎？ 
於是眾人紛紛閉嘴，就連那女子也一臉吃了蒼蠅的表情。 
「諸位，失禮了。」陸臨浥向四周一揖，舉步欲走，臨行前淡淡說道：「姑娘這

身衣服當了應可值幾個錢，雖說辦不起二兩銀子那般熱鬧的葬禮，但買副不錯的

棺材還是可以的，不一定要賣身，不是嗎？」 
說完，他穿過眾人揚長而去，連頭也不回一下。 
坐在對面酒樓二樓的楚家父女同樣看得目瞪口呆，最後卻是一起笑了出來。 
「陸臨浥這個人倒是挺有趣的，不像外表看來那般嚴肅呆板。」楚孋生得妍麗，

這一笑彷彿百花盛開般。 
「爹的眼光不錯吧！」楚晟可自豪了，身為一個古董商，他的眼光從來沒有錯過。 
「可是看上去那陸臨浥很有自己的主意，他會答應婚事嗎？」楚孋不太放心地問

道：「爹啊，女兒雖然覺得此人不錯，應是良配，卻也不願強迫於他，我希望他

娶我時是心甘情願的。」 
楚晟拍了下胸脯，「妳爹是什麼人？我們是想與陸家結親不是結仇，爹保證他娶

妳定是心甘情願，絕對讓妳堂堂正正嫁人就是！」 
第一章 小露一手 
車隊搖搖晃晃進了豫省的屺縣縣城，馬車只能寄放在城門口，下車的人卻分了好

幾個方向，讓人有些摸不著頭腦。 
這是陸臨浥帶著一家人欲往南方赴任的車隊，一輛載著他的母親陸黃氏與表妹黃

玉蘭，一輛載著他與妻子，後面則是奴僕及行李。 
在他金榜題名後，便與支持他科考的富商楚家獨女楚孋成親，因為身後沒有什麼

強大的關係，即便待在京城再熬三年官途也不會比較好，便接下了朝廷派任贛省

建昌府的盧溪縣令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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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京城到盧溪縣比較快的方法是乘船再換馬車，然而因為陸黃氏極度抗拒坐船，

再加上還需岔道回明東縣探親祭祖，陸臨浥便選擇全程坐馬車走官道，這樣路程

要多花近二十日，幸虧戶部給他的上任時間是三個月，走官道猶有餘裕，而楚孋

不計較路上頗簸，這點陸臨浥是感激的。 
因此他們進入豫省時路線才會偏離了繁華的汴梁，反而來到了屺縣。 
馬車走到這裡也差不多該補充路上消耗的物資了，於是楚孋與陸臨浥分頭進行採

買，至於陸黃氏及黃玉蘭一下子就被屺縣的熱鬧所吸引，不管不顧的一頭鑽進了

集市裡。 
要不是楚孋眼尖，讓機靈的婢女富貴與榮華快些跟上，說不定姑姪倆連縣城東南

西北都搞不清楚。 
集市裡陶瓷、草藥、布匹、香料……等等攤販及鋪子林立，吆喝聲此起彼伏，陸

黃氏與黃玉蘭饑腸轆轆，卻愕然發現此地的集市賣的都不是立即能吃的東西，反

倒不少人賣枸杞，大的小的紅的黑的，由路頭到路尾至少有數十攤，直讓她們看

得兩眼發昏。 
好不容易再走了快半個時辰，終於讓她們遇到一家賣包子的，生意還很好，姑姪

倆毫不猶豫的上前排隊，但摸摸自己荷包裡寥寥十幾枚銅錢，心想反正楚孋家裡

有錢，吃不慣這普通百姓吃的東西，況且現在天氣炎熱，那嬌滴滴的大小姐應該

也不想吃油膩膩的東西。 
說服了自己後，姑姪倆心安理得只買了自己與陸臨浥的份。 
買完之後，陸黃氏還不忘抖抖官家老夫人的威風，讓跟在身後的富貴拿著包子，

這熱騰騰的她們可不想拎在手上。 
然而幾人才離開了包子鋪，便聽到一道脆生生的叫喚。 
「娘，表妹，大家找了妳們好久！時間差不多了，我們該離開了。」 
說話的便是被陸黃氏兩人排除在吃包子隊伍之外的楚孋，但見她和下人們一起走

在豔陽之下，就她一個皮膚白皙得像會發光似的，也不見汗流浹背，整個人清新

嬌美，十分醒目，倒讓逛街覓食逛得一身汗的陸黃氏與黃玉蘭又羨又妒。 
「我兒子呢？妳怎麼沒跟在妳夫君身邊？莫不成是迷路了？」陸黃氏語氣不太好

地問道。 
「夫君去採買糧食，糧鋪離城門口近，就先讓他在那裡等我們了。」楚孋好似看

不見她臉上的不悅，逕自笑著說道：「反而我更怕娘和表妹妳們走丟了呢！幸好

我讓富貴和榮華在妳們後頭跟著。」 
陸黃氏死也不會承認自己根本不認得路，確實好幾次都是被婢女請回來的。「我

都一把年紀了，哪裡還會走丟？我說妳硬擱兩個婢女在我後頭就是事兒多，我們

不過是看這裡熱鬧來買幾個包子吃，壓根也用不上她們。」 
「是這樣啊。」楚孋也沒多想，直言道：「那富貴、榮華妳們過來吧！我買了東

西分給妳們。」 
「是。」富貴與榮華乖巧地應了一聲，舉步就要回到楚孋身後。 
「等一下！」黃玉蘭卻是急急叫停，護犢子似的把富貴手上一袋包子搶過來，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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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察覺自己的動作太過突兀，她不太自然地解釋道：「那個……真是不好意思，

這包子是我和姑母買的，我們想天氣這麼熱，表嫂妳應該不想吃油膩的食物，便

沒買妳的份……」 
一向把吃當成人生大任的楚孋遺憾地皺了皺眉，「那真可惜，我還真想吃吃看這

杞縣的包子是什麼味道呢，不知道包子裡有沒有包枸杞啊……」 
黃玉蘭怕她再說下去真要把包子分出去了，便急急打岔道：「那便這樣了。我和

姑母吃包子就夠了，表嫂午膳就自行解決吧！」 
陸黃氏也適時搭腔，「對對對，我們吃包子就夠了，妳自己想辦法。」 
楚孋可惜歸可惜，卻也不會計較這點小事，「無妨。方才經過縣城最大的同福酒

樓，我已經著楚大和楚二進去包了一桌菜，還買了好幾隻烤雞。聽說他們的桃木

烤雞是整個開封府頂頂有名的，皮脆肉嫩，咬下去都會噴肉汁！本想請娘與表妹

試試，可惜妳們只想吃包子，那我回頭便與夫君吃了。」 
陸黃氏與黃玉蘭聽得垂涎三尺，桃木烤雞啊，聽起來就好吃，這包子買早了…… 
姑姪兩人對視一眼，都看懂了彼此眼中想吃的意思，黃玉蘭不好意思再開口討要，

就想著讓姑母用長輩的身分施壓，手又急急拉了幾下陸黃氏的袖子。 
陸黃氏也饞，卻死死堅持著婆婆的顏面，裝腔作勢地說道：「那個……我們也替

臨浥買了包子，我怕他一個人也吃不下烤雞，不如……」 
一向有話直說的楚孋完全不懂婆母心中的彎彎繞繞，非常豪爽地道：「沒關係，

夫君吃不下，我食量大，完全能吃得下，再不然還有楚大、楚二、楚三和楚四他

們呢！他們一個人一隻烤雞說不定都不夠吃，不會浪費的。」 
陸黃氏差點沒哭出來，心忖妳這倒楣媳婦就不會說烤雞吃不下拿來孝敬婆母嗎？ 
她不由有些惱羞成怒，反正烤雞是吃不到了，一個扭頭便道：「不吃就不吃，也

是時候該回去城門那裡，可別讓我兒久等了！」 
語畢便拉著黃玉蘭快步地向前走，但走了一小段之後發現沒人跟上來，回頭一看，

楚孋一臉莫名地看著她。 
「還不快走？杵在那兒擋風呢？」陸黃氏不悅，直把自己因包子錯失烤雞的怒氣

發洩在對方身上。 
楚孋並不以陸黃氏的態度為忤，反正她嫁的是陸臨浥又不是陸黃氏。 
她只是笑吟吟地指了指身後，「娘，城門要往這裡呢！妳不是說一把年紀了不會

走丟？呵呵！」 
一席直率的發言又把陸黃氏的臉說成了豬肝色，至於是太陽曬的還是丟臉丟的就

不得而知了。 
 
一群人回到了城門口，果然見到一身青衫的陸臨浥已經站在城門口相候。 
混在來往行人之中，他身形頎長，玉樹臨風，在楚孋眼裡就是最醒目的那個，遠

遠見到她便熱情地朝他揮手，直教她身旁的教養嬤嬤許嬤嬤眼角都抽了幾下。 
在她的骨子裡就沒有矜持這兩個字！ 
陸臨浥與楚孋仍是新婚，對這個直率且熱情的妻子從一開始的不適應到現在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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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之泰然了，只不過他做不來和她一樣的動作，只能微微一揖表示知道了。 
果然，楚孋更高興了，只見她拎起裙襬就要跑過來，卻被她身旁的許嬤嬤輕輕拍

下了手，她頓了一下又把裙子放下，表情雖不情願，至少斷了想撲向丈夫的失禮

舉動。 
陸臨浥差點沒笑出來，只多年來讀書的君子之風讓他僅是在眼角飄過一絲笑意便

又恢復那溫潤如玉的模樣。 
他雖是鄉下農戶出身，渾身卻沒有一絲粗俗，更是他們明東縣有史以來考上進士

裡最年輕也是成績最好的一個。 
奈何當初因為家貧，別說赴京趕考，就連考秋闈都是勉強和書院借的錢，彼時楚

晟主動尋來，表明願意資助陸臨浥進學考試，前提是他若有金榜題名的一日便要

迎娶楚孋。 
楚家是售賣古董的大商人，看在他們家財萬貫的分上，陸黃氏狠狠心動了，在兒

子不知道的情況下答應了與楚晟的交易，待到陸臨浥得知此事春闈都考完了，他

也只能無奈接受。 
後來他高中進士，還是二甲前段，以他的出身而言算是極好的成績，但在陸黃氏

眼中，當兒子高中的剎那，她就隱隱覺得楚孋一個商戶女配不上兒子了。 
縱使如此，一向耳根子軟且以兒子馬首是瞻的陸黃氏深怕兒子不高興，倒也不敢

太明目張膽為難楚孋。 
而黃玉蘭自小父母雙亡，跟在姑母身邊長大，因為懷抱著對表哥的幻想，自然對

楚孋生出敵意，只是她也怕表哥不喜，所以只敢在姑母身後偷偷挑撥幾句，樁樁

件件加起來才造就了陸黃氏與楚孋之間的芥蒂。 
在陸臨浥心中，對這個因利益而結合的嬌貴妻子一開始並沒有太大好感，然而相

處日久發現她嬌氣歸嬌氣，卻不是不講道理，只是性子太直容易得罪人，什麼客

氣委婉在她身上根本走不通，不過她對他這個丈夫的熱情卻是前所未有的熱烈，

讓陸臨浥不用試探都能明白妻子對他的情意。 
他不得不承認，才幾個月時間自己的心就漸漸被她焐熱了。 
心思回到眼下，果然當楚孋一行人走到他跟前，他那明媚的妻子立時淺笑著將一

個油紙包遞給他，「夫君，這是我在同德酒樓裡買的桃木烤雞，聽說是縣城最有

名的，你嚐嚐吧？」 
不待陸臨浥說什麼，陸黃氏也湊了上來，不由分說遞給他一袋包子，「兒子啊，

這是娘親在縣城裡最好吃的那家包子鋪替你買的包子，你吃點吧？」 
陸臨浥左邊看看妻子，右邊看看母親，像是看不懂婆媳間的較勁，他淡然一笑把

手上的烤雞遞給了陸黃氏，「母親，這是阿孋買的烤雞，妳也嚐嚐。」 
在楚孋被許嬤嬤捂住嘴，同時身邊吉祥、如意兩個丫鬟拉住她，不讓她衝上去搶

回來時，陸臨浥又轉向妻子，把另一手的包子遞給她。 
「阿孋，母親買的包子，吃吃看？」 
楚孋一見丈夫那清雅俊朗的臉，又是那般溫文有禮的詢問，她什麼掙扎都沒了，

著魔似的接過包子，痴迷的看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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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就在陸臨浥的一人一顆糖的處理下雲淡風輕過了，最後不管

是包子還是烤雞，甚或是同德酒樓的好菜大家都嚐到了，自然也沒有什麼好再吵

的。 
女眷們回到馬車上，眾人再次往陸臨浥即將就任的盧溪縣前進。 
 
 
馬車裡只有楚孋與吉祥、如意和許嬤嬤，至於陸臨浥大多是跟著護衛騎馬，而陸

黃氏與黃玉蘭則和富貴、榮華坐一輛車。 
在沒有外人的情況下，楚孋便不客氣的發問了，「嬤嬤，我不明白，夫君為什麼

要把我的烤雞給別人吃？娘和表妹不是說她們不吃嗎？」 
許嬤嬤很有些哭笑不得，楚小姐自小失恃，楚老爺忙著經商也沒有時間教養，凡

事自己摸索著長大，才長成現在這樣不懂人情世故，一根筋直出天際的性子，直

到要成親了楚老爺發現女兒有所欠缺，才急急忙忙請來她做教養嬤嬤。 
只是好像有點遲了，從小到大養成的性子哪裡是幾個月的時間可以扳正？ 
不過至少這楚小姐心地是善良的，對她這個教養嬤嬤很是信任，且直率也有直率

的好處，旁人的閒言碎語很難動搖，對夫家人的敵意也置若罔聞，許嬤嬤又是包

容又是心疼，只能看著楚孋一邊撞牆一邊教。 
「唉，這件事夫人應該感謝陸大人，是他幫妳圓了場子。老夫人顯然很想吃烤雞，

但礙於面子不好開口，夫人也耿直，竟真的就不給了，要換了別人家一般媳婦都

要討好婆母，老夫人就算說不吃夫人也應該主動孝敬，但妳不懂這些，只好由陸

大人代勞了。」許嬤嬤解釋道。 
一番話卻是把楚孋說得更迷糊了，「為什麼媳婦要討好婆母？」 
「因為孝道大於天啊，婆母再不好那也是長輩……」 
「可是對一個人好不是互相的嗎？我們楚家那些什麼叔公伯爺的輩分大了去了，

看我爹沒生兒子一個個都想來算計我爹的家產，我爹可氣死了，也沒見我爹去討

好他們啊！」楚孋直接拿出實例理直氣壯的反駁，她只是不計較又不是不知道，

「而且我對我爹好是因為我爹疼我；我對夫君好是因為我喜歡他，夫君對我也好。

可是我沒感覺娘有多喜歡我啊？喔對了，還有那個玉蘭表妹老是陰陽怪氣的，我

都沒生氣了，算對她很好了吧？」 
這番論點居然讓許嬤嬤的思考有一瞬間的停滯，她趕緊整理了一下有些被楚孋帶

偏的思緒，循循善誘道：「不，妳應該要想想媳婦為什麼要討好婆婆？在那些高

門大戶裡，媳婦都要謹小慎微的服侍婆婆，甚至能算卑微了，為的就是不被婆婆

磋磨，這樣在婆家的日子才能好過。」 
楚孋又不懂了，一臉茫然地看著許嬤嬤，「可是陸家不是高門大戶，我實在想不

出來娘能怎麼磋磨我，不給吃穿嗎？但我吃穿用的都是自己的錢啊！還是她會讓

人來打我？咱們這一行人裡能打的只有楚大他們四個，他們才不會聽娘的話來打

我呢！」 
許嬤嬤啞口無言，真要說起來楚孋確實沒什麼能讓陸黃氏拿捏的，甚至說得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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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楚孋要不是這麼單純，想反過來拿捏陸黃氏簡直易如反掌。 
憋了好久，她才勉強憋出一句，「婆婆能給妳立規矩！」 
這句話楚孋懂了，她眉梢一挑，放低了聲量道：「這個嬤嬤放心，我覺得呀，我

那婆母的規矩比我還差呢！」 
吉祥及如意兩個丫鬟很不給面子的噗嗤笑了出來，被許嬤嬤瞪了一眼才急忙低頭

忍住。 
「罷了罷了，總之呢，日後不管夫人吃什麼都替老夫人和表小姐帶上一份，那就

絕對不會錯了。」許嬤嬤想了半天，發現跟她講道理沒用，索性直接說結論。 
楚孋也是聽話的，知道許嬤嬤是為她好，兼之她並不小氣，便乖乖點頭，「放心

吧嬤嬤，娘也不是全然沒有優點的，至少她挺會挑店買東西，她今日買的包子其

實挺好吃的。」 
許嬤嬤表情一僵，扭頭看到吉祥與如意已經雙肩顫抖到縮成一團，自己內心也被

楚孋這一句話帶起了點笑意。 
最後，她到底沒有笑，只是長長嘆了口氣，要教會這棒槌似的姑娘懂得人情世故，

道阻且長啊…… 
 
 
由盛夏走到初秋，陸家一行人終於入了贛省，來到南昌府城。 
南昌府城是省治所在，可說是這一路上經過最繁華的地方，對於小地方出來的陸

黃氏及黃玉蘭而言哪有不去逛街的道理。 
於是姑姪兩人興沖沖的直往熱鬧的地方行去，不過這次陸臨浥及楚孋夫妻走在後

頭，還有許嬤嬤和四個婢女跟著，不怕走丟，一行人走馬看花倒也頗有意趣。 
陸黃氏又驚又嘆地看著花色各異的布匹綢緞，黃玉蘭是直勾勾地盯著各式飾品，

陸臨浥觀察著百姓民生，唯獨楚孋全心撲在了食物上。 
她一下子說那米粉湯看起來鮮香味美，一下子又注意到香糯柔軟的白糖糕，一下

又滔滔不絕地說起了粉蒸肉……最後她終於忍不住走向賣瓦罐湯的小販，那撲鼻

的香氣讓人口水都快流出來，可她還來不及詢價就被硬生生拖走。 
「別看那湯了！表嫂，妳看我頭上光溜溜的是不是不太好看？」黃玉蘭試探性的

問。 
楚孋看了她頭頂一眼，居然點頭，「是不太好看，雙圓髻顯得妳臉大，下次別梳

了。」 
黃玉蘭跺腳，「我說的是髮型嗎？我說的是首飾！妳不覺得我這圓髻插上一支銀

簪會很適合嗎？」 
陸臨浥聽到表妹這顯然想占便宜的話，皺起了眉，正欲出言制止，卻聽到楚孋直

愣愣地道：「妳這雙圓髻插上銀簪，豈不和路邊賣的糖葫蘆一模一樣？」 
陸臨浥所有的話吞回肚裡，忍不住往自家表妹頭頂多瞥了一眼，隨即又移開了目

光，否則他怕自己真會忍不住去聯想。 
黃玉蘭簡直氣結，她深吸了口氣，心忖表嫂可能首飾多到都失去審美了，她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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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個地方下手，「罷了罷了，別管我的雙圓髻了。表嫂妳看姑母，身上的衣服是

不是太樸素了？」 
「是很樸素。」楚孋認同。 
黃玉蘭眼睛一亮，「那表嫂看姑母的衣著如此樸素，是不是該有所表示？」 
陸臨浥眉頭再次擰起，這表妹真有些不像話了。 
楚孋的回答再次令人絕倒，「我早就表示啦！妳看我成親後那些閨中穿的什麼百

褶裙、馬面裙、石榴裙之類的就不穿了，現在都穿些色淡式樣簡單的衣服，這還

是許嬤嬤教我的，要入境隨俗，所以我穿得和娘一樣樸素啦！」 
陸臨浥強忍笑意，本能看向許嬤嬤等下人，卻見吉祥等四個婢女早已不忍直視，

而許嬤嬤更是表情古怪，似笑非笑的樣子。 
黃玉蘭氣炸了，腳又跺了好幾下，「哎呀！真是跟妳說不下去了……」 
「說不下去就別說了，想買什麼自己想辦法，別總是打別人的主意。」陸臨浥終

於找到機會介入，嚴厲警告一番後拉走自己的小妻子。 
黃玉蘭不甘心地哼哼了幾聲，又覺得丟臉，氣呼呼地拉著陸黃氏隨便找了家店面

就鑽進去。 
陸臨浥搖搖頭，執起自己那一臉茫然小妻子的手，輕笑道：「我帶妳去買瓦罐湯

吧。」 
楚孋雙眸晶亮地點點頭，兩頰都泛上興奮的微紅。 
陸臨浥莫名地覺得她這樣挺可愛的，正待說些什麼，卻聽到黃玉蘭剛剛進的那家

店中發出爭吵的聲音。 
原來黃玉蘭怒火中燒進入的是家古董店，因為氣一上來有些不分輕重，不小心把

店裡擺在檯面上的一個筆洗給掃到了地上。 
清脆的破裂聲響讓眾人嚇了一跳，櫃檯後的古董店掌櫃也連忙走了出來。 
「哎呀！這筆洗在咱們店裡擺了老久，都快成鎮店之寶了，怎麼就給打破了？姑

娘未免太過毛手毛腳！」掌櫃一臉責備地看著黃玉蘭。 
黃玉蘭本來還挺心虛，但一個大姑娘被當眾批評毛手毛腳，加上方才餘怒未消，

一時惱羞成怒就頂了回去，「你這掌櫃怎麼說話的呢？不過是一個小小筆洗，

那……那我賠嘛！」 
「口氣真大，只怕妳賠不起！」掌櫃面色不善，「這筆洗是前朝官窯青瓷，可珍

貴了，妳可知道要多少銀兩？」 
什麼前朝還官窯的，聽起來就貴，黃玉蘭臉色有點變了，「多……多少？」 
掌櫃冷笑道：「一百五十兩銀子！只這筆洗因為放在前檯落了些灰，算妳一百二

十兩就好。」 
黃玉蘭驚得瞪大眼，「什麼……什麼官窯筆洗得要一百二十兩？我哪裡付得起？」 
「姑娘，這可是本店的鎮店之寶。」掌櫃向站在一旁的幾個夥計使了眼色，眾夥

計便一個個擋在了門前，恰好把陸家一家子和圍觀的群眾分成了裡外兩方。 
「可我真沒有那麼多銀兩……」黃玉蘭急得眼眶泛紅，掏起了袖袋，「能不能、

能不能便宜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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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算妳一百兩吧。」掌櫃的有些不耐煩了。 
黃玉蘭將求救的目光投向了陸黃氏。 
陸黃氏也急，但摸遍自己全身也不過五兩碎銀兼幾個銅錢，這還是上次陸臨浥知

道她連買包子都拿不出錢，給了她好幾次零花錢攢的。 
此時陸臨浥終於不再旁觀，默默地走到母親身邊，按下陸黃氏欲給錢的手，淡定

地問道：「掌櫃，我雖不懂古玩瓷器，但這筆洗色彩暗淡，不像有一百兩的價值。」 
「這可是前朝古董，顏色哪裡能像剛出窯時那樣鮮亮，」掌櫃陰沉著臉道：「你

們莫不是想賴帳？」 
「若這筆洗當真是前朝官窯出產，我們自然認賠，然而無憑無據，不是你說一百

兩就一百兩。」陸臨浥沒有在一開始就替黃玉蘭出頭便是在暗中觀察掌櫃的神情。 
此人目光閃爍，話語中帶著一種威脅與誘導，不像在做生意，反倒像在算計什麼，

他要真信了這掌櫃的話傻乎乎賠錢，那他縣令也別做了，乾脆回家種田吧！ 
那掌櫃自信地道：「我在古董界立足幾十年了，經我鑑定過的古董不計其數，我

說的話就是證據！」 
「若這筆洗真如你所說的如此珍貴，不應該好好收藏起來？怎麼會隨便擺在櫃檯

上這麼容易被撞掉的地方？」陸臨浥步步緊逼。「如果你說的話就是證據，那我

也可以懷疑你故意設局，就是等人碰壞這個筆洗，好藉此斂財！」 
外頭的群眾本來還覺得黃玉蘭太過刁蠻，如今一聽陸臨浥的話不由議論紛紛，覺

得這番話也有道理。 
群情爭論自是聽到了掌櫃耳中，他不由得有些氣急敗壞，口氣更差了，「好好好，

你們這些外鄉人竟橫到我們府城來了，若是不賠那就等著告官吧！」 
「可以，那就報官。」陸臨浥雖不知本地吏治如何，但上了衙門亮出他的官身，

當地縣令自然不敢胡亂判決。 
掌櫃的沒想到這男子油鹽不進，一般他想痛宰肥羊時說到報官大家都怕得要命，

這男子卻一副完全不怕的樣子，反倒令掌櫃的有點退縮了。 
雖他早就在官府上下打點過，無論如何縣太爺都會給他幾分薄面，但若真上了官

府，縱使告贏了之後需要回饋給官府的得更多，養大了那些官僚的貪念，最後苦

的還是他自己。 
他正思索著是否再降點金額讓那男子放棄報官，男子身邊那個嬌滴滴的小婦人居

然拉了拉男子的衣袖，說道：「夫君，何必要報官那麼麻煩？」 
掌櫃心中一喜，這是怕了準備賠錢了？ 
「我有辦法不用賠錢。」楚孋慢悠悠地彎身撿起了一片筆洗碎瓷，這一面是帶底

的，她好整以暇地問道：「掌櫃的，你說這是前朝官窯的青瓷？」 
「沒錯！」掌櫃不假思索回答。 
「那在你這裡購買古董的人想必是被坑慘了。」楚孋在掌櫃發火前幽幽說道：「掌

櫃的，我只問你，你既說這筆洗是前朝官窯所出，那指的是汴京官窯還是郊壇官

窯？」 
她這麼一問，掌櫃的臉色隨即難看起來，想不到這一行人中居然有個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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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孋見他啞口無言，索性自行解答道：「汴京官窯的瓷器是薄胎薄釉，裡外滿釉

裹足支燒，所以底部有細小的支釘痕；而郊壇官窯因為多次上釉，二次燒成，成

品薄胎厚釉，且不支釘燒而改用墊餅盛燒，最後的瓷器有著紫口鐵足的特徵。 
「再回來看看你這筆洗，雖是青瓷，瓷胎卻厚，支釘留下的洞都快比一顆花生米

還大了，不是出自汴京官窯也不是出自郊壇官窯，這玩意兒就是個膺品，我估計

只值五百文，還是因為我們不小心碰倒了給你溢價。你連是不是官窯青瓷都搞不

清楚，要不是故意想訛詐我們銀錢就是你眼力差，連這麼簡單的東西都能搞錯！」 
掌櫃的被她的氣勢驚退了一步，冷汗流滿全身，她指控的兩種情況他都不想承認，

然而眾目睽睽之下他又反駁不了，被逼得騎虎難下。 
「我……我不用你們賠了！這次算我倒楣，你們快走快走，別擋著我做生意！」

掌櫃想著蒙混過去。 
他這話無疑承認了楚孋的指控，陸臨浥沒打算與掌櫃打迷糊仗，不著痕跡地捏了

捏自家妻子的纖纖玉手，像是誇讚她的表現，面上仍嚴厲地朝著掌櫃道：「你不

是要報官？」 
「我不報官了行嗎？」掌櫃的恨不得這群人快走。 
「不行，因為你不報官，我也要報！」 
掌櫃認為此人得了便宜還賣乖，一時氣昏了頭，居然口不擇言地道：「你以為縣

太爺那麼清閒，會管你的閒事？外鄉人，我勸你們見好就收，否則我可不是好惹

的！」 
陸臨浥冷眼直視他，「真巧，我也不是好惹的，而且我相信你們縣太爺一定會見

我，誰叫我剛好也是個縣太爺呢？」 
 
 
古董店被封了。 
陸臨浥去報官後，當地縣令果然不敢不辦，曾向那掌櫃買過古董的人也紛紛拿了

自家買的東西來找楚孋鑑定，竟發現有半數都是膺品，那掌櫃當堂就被下獄。 
出了衙門時天色已暗，陸家眾人回到今晚打尖的客棧，累得連晚膳沒用就各自回

房。 
楚孋更是一進房就靠坐在軟榻上，今日為眾人鑑定古董瓷器看得她頭昏眼花，現

在見誰都覺得長得像支花瓶。 
陸臨浥一樣很累，不過他仍猶有餘裕地端坐在桌前，從容地替兩人自各沏了杯茶，

「妳就沒有什麼想告訴我的嗎？」 
楚孋呆呆的看著就算變成花瓶也是最優雅好看的長頸瓶的男人，接過茶就想喝，

不料被燙得連吐舌頭，狼狽的差點沒打翻茶杯。 
她手忙腳亂的放下茶杯，這才從男人的盛世美顏中回過神來，回想了一下他的問

題，她不由悻悻然道：「我想告訴你我肚子餓好久了，我們叫人送飯來吧？」 
陸臨浥無奈地瞪著她，終是忍不住輕笑出聲，搖頭道：「我不是說這個，我指的

是我們都成夫妻了，我竟不知妳還懂得鑑定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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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孋一聽是這個問題，小巧的下巴立刻像隻驕傲的天鵝般昂得老高，「那可不，

你也不想想我爹是做什麼生意的，我自幼跟在我爹身邊，耳濡目染下也無師自通。」 
陸臨浥笑意更盛，「我認為，說不定岳父都比不過妳。」 
「你怎麼知道？」她興奮了，終於從軟榻上起來坐到他身邊，然後神祕兮兮地道：

「夫君，我告訴你一個連我爹都不知道的祕密，你可不能告訴別人啊！」 
「我保證不說。」 
明明房裡沒有旁人，楚孋還是趴在他耳邊說道：「小時候我爹根本不准我碰古董，

可是我偏不依，跟在他身邊偷學，觸類旁通各種古董知識，到後來我爹摸不準的

瓷器我都能看準，所以別的古物我不敢說，但在古瓷器這一塊我還是很有信心的。」 
「我相信妳。」陸臨浥說得真心實意，今日她在衙門的表現著實令他驚嘆不已，

就連在場有不少浸淫古董界多年的長者懂的都沒有她多，「妳個性率真，一向有

話直說，沒有必要在這些地方吹噓，況且我有眼睛，看得出妳確實有一手。」 
楚孋高興了，在他頰邊親了一口，而後似乎親得不夠，更是直接坐到他大腿上，

捧著他的臉又親了他的唇。 
「夫君，你真好看啊……」她邊摸邊讚嘆著，不愧是她一眼看上的男人。 
陸臨浥心口有些蕩漾，他知道自己的小妻子熱情，但她總能更加熱情。 
猶記得成親前岳父曾找他私底下談話，坦誠楚孋被養得太過嬌縱，很多人情世故

都不懂，可能在交際上對他助益不大，但他保證楚家的家財足夠支持他日後仕途

做個清官，不會因一文錢逼死一條好漢。 
可如今成親才幾個月，他已經覺得身邊這個嬌俏天真的妻子不管楚家有多少家財

他都不換！ 
心頭一動，他摟著娘子的細腰就想一親芳澤，想不到楚孋一個旋身便由他大腿上

起身，又坐回椅子上，然後可憐兮兮的看著他。 
「夫君，我餓……」她朝他伸出手，一副嗷嗷待哺的模樣。 
陸臨浥驀地覺得空虛，突又被她整得失笑，最後他搖搖頭，起身開門走向屋外，

再轉回時手裡已經拿著一個食盒。 
楚孋眼睛一亮，連忙坐正了來，食盒剛一放上桌她便忙不迭地打開，當即覺得人

生圓滿了————米粉、瓦罐湯等各式小吃，都是她今天心心念念想吃，又來不

及吃的美味啊！ 
她難以置信地看著陸臨浥，話聲都有些顫抖了，「夫君！你什麼時候準備這些的？」 
陸臨浥解釋道：「今日入城，妳的眼睛都黏在這些小吃上了，我知道妳想吃，所

以在去衙門前我便吩咐了妳的丫鬟，只要妳路上提到的小吃都買幾份讓大伙兒吃

個新鮮。沒想到在衙門拖到這麼晚，所以這些小吃是她們在客棧的灶房再熱過的。」 
「你真是太體貼了！」楚孋激動得不得了，直接撲上去抱住他，啾啾啾在他臉上

胡亂親著，親得他險些無法招架。 
「雖然妳親的是我，可我怎麼覺得妳更喜歡這些食物呢？」想到方才他真心讚美

她鑑寶的能力，不過得了她蜻蜓點水的兩個吻，現在只是獻上一個食盒便得到她

滿天花雨似的吻，他都想替自己的真心嘆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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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君你怎麼拿自己跟食物比呢？」楚孋嬌媚的橫睨他一眼。 
陸臨浥被這一眼看得心旌搖動，根本不願去細想，她的意思是他根本比不上食物，

還是他不配跟食物比…… 
而楚孋的注意力早已移到桌上的食物，食指大動的當下卻沒有餐具，扭頭便喚來

門外的吉祥如意幫忙布菜。 
「米粉湯、粉蒸肉、瓦罐湯、白糖糕……真的都是我在街上和你說過的東西耶！

咦？怎麼還有支糖葫蘆？」楚孋納悶地看向他，「我今天在街上說過糖葫蘆？」 
「說過。」陸臨浥肯定地點頭。 
「我說過嗎？」她又看向吉祥如意，只見兩個丫鬟乖覺地點頭，不禁偏著頭思索，

「我什麼時候說的……」 
如意見主子久久想不出解答，心裡都替她著急，索性拿起那支糖葫蘆，打橫作勢

放在頭頂。 
楚孋一怔，忽然看明白了，噗嗤一聲整個人笑倒在陸臨浥身上。 
兩個丫鬟也捂著嘴嗤嗤悶笑，卻是不敢直視動作親密的主子們。 
陸臨浥懷裡抱著一舉一動都無比可愛的小妻子，越來越覺得幸好自己沒有因為莫

須有的自尊錯過這樁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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